
济南市公安局收教所所长金岩让失足妇女找回自我

“进了收教所都是我姐妹”
文/片 本报记者 郭静

菏泽首席人民调解员李洪华33年调解500余起纠纷

为管“闲事”雨中爬两小时
文/本报记者 梁斌 片/本报记者 邓兴宇

表面上，定陶县马集
镇力本屯村村民都称党员
干部李洪华为调解委员会
主任，私下里则“戏称”他
为“多管会”——— 多管闲事
委员会主任。为调解三天
三夜不合眼，赶夜路、滚落
深沟，雨中爬行两小时才
回家……33年来，李洪华
拖着残腿，义务调解纠纷
500余起。

金岩，女，44岁，1995年入党。济
南市公安局监管支队副支队长兼收
教所所长金岩，曾获“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优秀人民警察”、“山东
省优秀女警官”等荣誉称号。

李洪华，男，61岁，农民，1973

年入党，定陶县马集镇力本屯村
调解委员会主任，菏泽市首席人
民调解员，全国标兵人民调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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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日一早，刚上班的金岩先到学员宿
舍区转一圈，跟收容的姐妹们聊几句，然后
才到办公室。这是她每天上班的必修课。

金岩从没想过有一天要面对这么多
的失足女性。2010年8月，她由济南市槐荫
分局调入监管支队，担任副支队长兼收容
教育所所长。

“我前20年都在派出所工作，跟老百
姓打交道。”金岩坦言，她以前对失足女性
有偏见，但接触她们后，想法有了根本改
变，“每个走进收教所大门的女性，都像我
的姐妹，一点瞧不起的意思都没了。”

前几天，收教所来了个18岁的女孩，
体检时突然抱头蹲着嚎哭。“到收教所的
学员先要体检，以便进行针对性的治疗，
女孩害怕被留下来，不肯体检。”金岩说。

女孩对金岩喊：阿姨，我错了，我再也
不做这个了，我要回去上学，我想爸爸。她
一阵心酸，赶忙上前说：你听我的话，咱给
你爸爸打电话。就这样，女孩抹着泪安心
地跟着金岩去了收教所。

金岩说，一旦被送到收教所，失足姐
妹们的自尊心和羞耻感会更强烈。有自
杀想法的不少，因此心理疏导至关重要。

记者采访时，收教所来了三个新学
员，站在门口不敢抬头。金岩走近她们，
一个个问年龄，是哪里人，并劝她们说：

“这里都是跟你们一样的姐妹，不用害
怕。好好学习，出去就是一个新人了。”

记者走进学员宿舍时，正值学员们打
扫卫生结束，里边干净整洁，挂着学员设
计的装饰画。一名年轻学员正在画水粉
画，见到金岩站起来亲热地喊了声“金支
队”。金岩赞叹不已，鼓励她继续画下去。

宿舍区播着悠扬的音乐，学员或聊
天或学插花，楼内还设了心理减压室、阅
览室、缝纫间等，“除了不能外出，跟外面
的生活差不多。”一名学员说，她学了一
手插花技艺，打算出去后开间花店。

金岩说，收教所请山师女大学生与
学员结对子。今年还开展插花、茶艺等培
训10次，请教授、女企业家等授课13次。

让金岩忧心的是目前失足女性低
龄化的趋势。“25岁到35岁的女性占了
四分之三，有的还不满18岁，今年三月
到现在，来的大多在25岁以下。”她说，
一些还是在校生，还出现了研究生学历
的女性。

如果说之前女性失足大多是生活所
迫，现在则是贪图享乐。“人的人生观和价
值观都有了变化，在有些女孩子眼里，卖
身挣钱居然是堂而皇之的了。”金岩说。

有个女孩被收教后，她的父母都不能
理解，质问她为什么要做这个，但她淡然
地说：“挣了钱养你们老还不一个样？”

对于这样的学员，金岩要做的就是唤
起她们的尊严，“让她们知道除了赚钱，还
要有自尊，否则毁的是一辈子。”

一次有个女孩的父母来看她，父亲气
急，骂孩子怎么不去死。金岩立马就火了，
说不准这么对孩子说话。“她们并不是坏
人，只是一时迷路而已，社会要给她们悔
过自新的机会。”

“吃自家的饭，干人家的事”是李洪
华的妻子担心瘸腿的丈夫经不起长距离
奔波时，故意说出的“风凉话”。

李洪华对管闲事“上瘾”，九头牛也
拉不回。2008年初，为一起纠纷忙得三天
三夜没合眼的经历，让家人记忆犹新。

当时，村里一名40岁的程姓村民为镇
客运站建房，不慎触电身亡，其家属向客
运站承包人提出30万元赔偿要求。三个承
包人互相推诿，都不愿多担责任。死者家
族遂凑集百余人，把三人围堵在村委会。
僵持不下时，李洪华应邀调解。

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上演了。事
发当天，李洪华劝这个劝那个，控制双
方情绪；第二天，他和承包人、死者家属
对话，承包商终于同意赔偿；第三天，他
请来律师和司法所长，拿出赔偿数字。

第四天凌晨一点，双方终于敲定赔
偿数额。这时，李洪华才发现浑身无
力——— 他足足调解了三天三夜没合眼。
其间饿了啃方便面，渴了喝口矿泉水，

“光香烟就抽了七八包。”

今年过年，同村一名被调解者的儿
子到李洪华家做客，让老李心里暖洋洋
的。21年前，孩子的父母不顾两岁大的
孩子，闹着离婚。

李洪华接手调解，深秋的一个雨夜
凌晨两点，他从8里外的男方住处往家
赶。下雨路滑，一不留神，他连车带人栽
进2米深的水沟。一尺深的水中，李洪华
冻得瑟瑟发抖，他摸了一圈都没找到拐
杖，只好靠手抓，用脚蹬，爬上去又滑下
来，再爬上去，他有七八次都爬到一半又
滑进水坑，直到半小时后才爬上路面。

又累又疼，站不起来，李洪华眼噙
泪水，顶着寒雨往前爬。途中他一个劲
埋怨自己，“忙活一天，人家都不留宿，
你到底图啥啊，自己万一没了，家里老
小该咋办”。两小时后他终于到了家。

妻子看到他身上泥水不分时，放声
大哭，费力把丈夫拖进屋里。

第二天，闹离婚的夫妻听说老李为
了他们的事摔得骨裂住院，惭愧不已，
一起带着礼品看望，表示愿意和好。

李洪华“恋”上调解的初衷很简单，
他是党员，当过兵，念过书，辈分高，有
义务、有能力调解纠纷。可真让他决心
调解的还是秉性，“看到纠纷就忍不住，
想管出个眉目来。”

为此他坚持了33年，化解500余起
纠纷，让36个家庭破镜重圆，成了名符
其实的“调解王”。

李洪华也为顾不上家人而愧疚。
2006年，女儿参加高考，想让他去县城
陪考。可就在高考前一天，村里发生了
宅基地纠纷，闹得厉害。

李洪华进退两难。女儿知道父亲的脾
气，大方地说，“爹，忙你的事吧”。看着女
儿远去，老李的泪再也忍不住掉了下来。

“都说俺办事不偏向，可俺的家人
才是最无私的人。”15日，回忆往事时，
李洪华的眼睛由湿润变得清朗。

特殊的乡情民情使民间调解员大有
可为，在培训400名乡村调解员的基础上，
李洪华打算成立培训机构，和更多的调解
员一起，成为百姓信赖的和事老。

“一点瞧不起的意思

都没了”

“除了不能外出，

和外面差不多”

最担忧失足女性

低龄化

较上劲，

三天三夜没合眼

掉进沟，

半小时才爬出来

心有愧，

没能陪女儿高考

这里没有冰冷的编号，
没有歧视的眼光，有的只是
亲切的昵称和贴心的鼓励，
这里是济南市公安局收容
教育所。作为所长的金岩，
把收教的失足妇女当亲姐
妹，用亲情的阳光帮这些收
教人员找回了自我。

之之 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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